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基于中国青少年数据的研究

刘中华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分析了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学

业成就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学业成就影响显著，而控制了认知能

力之后，结论并没有改变。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堪比认知能力，甚至更高。父母和学校应加

强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促进其全面发展，保持其长期竞争优势。此外，非认知能

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城乡和家庭背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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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力资本显著影响个体的经济社会表现，是代际传承与阶层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人力资本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逐渐融入到多个学科的理

论框架和经验研究中。知识、健康、劳动力市场经验、能力等具有经济价值的质量因

素都属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范畴 （李晓曼、曾湘泉，２０１２）。人力资本概念的核心是能

力。传统人力资本模型建立在 “瓦尔拉斯模型”环境假设下，即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

状态时，单一价格规律能够保证具有相同能力的人获得同样的工资。经济均衡和完全

合同两个条件使其主要关注由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所决定的生产能力。通常情况下，

能力被理解为认知能力，即解决抽象问题的能力，诸如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力、读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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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产技术等。然而，随着认知能力在个人收入预测、代际收入流动等实证分析中

解释力受到限制，非认知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也越来越重视非认知能力的

经济价值。然而，非认知能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限制了对非认知能力的

研究。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成熟量表使得非认知能力测量的有效性加强。有研究

证明，非认知能力具有稳定性，且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均为以经济学方法研究

非认知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操可能 （Ｂｏｗ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Ｃｕｎｈａ＆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７；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Ｋｏ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周金燕，２０１５；李涛、张文韬，２０１５；黄国英、谢宇，２０１７；Ｇｅｎｓ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８）。

在中国，教育是投资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教育具有累积性，青少年时期的教育

尤为关键。加强青少年时期的教育，能够促进教育的最终获得，有助于提高受教育平

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现有研究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家庭背景、学

校特征、同伴效应等方面。家庭背景的影响主要基于家庭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以

及有益于子女学业发展的情境，例如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持有的资源 （包括经济、

政治、文化等资源）、父母的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数量、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等 （李忠

路、邱泽奇，２０１６；李煜，２００６；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

Ｎｇｈｉｅ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运用澳大利亚纵向调查数据，探讨了私立学校是否能比公立学校

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研究表明，私立学校并没有显现出优势。Ａｕｔｏ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发现，学校质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ＤｅｌＢｅｌｌ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运用美国青少年纵向调查数据，比较了学校同伴效应和居住邻近效应，发现同

伴效应对学生的教育获得有重要的影响，邻近效应则不显著，因此，在学校形成的朋

友之间的互动更为重要。现有文献很少关注青少年个体特征的作用，尤其是非认知能

力的影响。

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增强青少年的 “生产力”，对学业成就具有预测作用。对非

认知能力作用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增强父母和学校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关注，加

强对其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此外，对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可以促进父母和学校对学

习指导方式的认识，进而改善教育培养方法，增强学业成就的获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非认知

能力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在本研究中，非认知能力关注控制点 （ｌｏｃ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和

自尊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两个层面，学业成就用成绩年级排名衡量。具体而言，本文探讨的

问题包括，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 （控制点和自尊）的分布特征，控制点和自尊是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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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成绩年级排名存在显著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以及这一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城

乡以及家庭背景差异。

相对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首先，在研究角度上，本文

有助于扩展国内对于非认知能力以及青少年学业成就获得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有关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的证据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２０１３；Ｎｇｈｉｅｍ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Ｃｏｂｂ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５；Ｂｌａｎｄ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的项目

反应理论 （ｉ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可有效地克服非认知能力测量的内生性，选取滞后期

非认知能力可有效地缓解非认知能力作用的内生性。非认知能力具有不可观测性，是

典型的潜变量，需要通过可观测的指标进行衡量。经济学文献通常使用权重整合调查

中的指标数据，形成单一变量，然后进行传统的回归估计。但是，特别给定的权重，

并没有显示出各个指标对潜变量的不同贡献，估计结果受权重的影响，不具有稳定性。

衡量潜变量的各个指标也并不是完美测量，数据结果存在误差，因此，原有的处理方

法并不能很好地识别 （Ｂａｒóｎ＆Ｃｏｂｂ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０）。本文使用项目反应理论，对非认知

能力衡量指标的特征函数进行运算，推测能力的大小。此外，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对

学业成就的影响是本文因果识别的重点。但是，学业成就也可能反作用于非认知能力。

基于此，本文将２０１６年的学业成就变量与２０１４年调查的非认知能力及其他个体特征变

量进行匹配，非认知能力变量从时间维度上优于结果变量获得，能够有效缓解反向识

别问题，纠正估计偏误。

二　文献回顾

（一）非认知能力

新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力资本不仅局限于认知能力，还包括非认知能力。非认

知能力通常与行为心理学框架下的人格特质有关，是个人想法、感觉和行为的持久模

式。在特定的环境下，个人总会出现固定倾向和趋势的响应方式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９）。非

认知能力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Ｂｏｗ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Ｈｅｃｋｍａｎ＆Ｋａｕｔｚ，２０１２；Ｃｏｂｂ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５；Ｇｅｎｓ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８）。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行为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有明显不同。行为心理学家关

注所有与个体思维相关的因素，同时只限于研究因素本身。而经济学家则关注具有经

济价值，能够影响个人行为选择的、稳定的、方便评估感兴趣结果的变量。实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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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献中，非认知能力的测量通常由数据决定，被广泛接受的主要有 “大五”人格

（ｂｉｇｆ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自尊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控制点 （ｌｏｃ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风险偏好 （ｒｉｓ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和动机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等 （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Ｌｅｅ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Ｈｅｃｋｍａｎ＆Ｋａｕｔｚ，２０１２；Ｌｅｋｆｕａ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本文选取控制点和自尊两个层面，

两者均与个体的 “生产力”相关。

美国心理学家Ｒｏｔｔｅｒ（１９６６）最早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提出了内、外部控制点理论。

他认为，强化或奖励是提高绩效和获得知识的关键，但是不同个体对强化或者奖励事

件的反应不同，原因之一是个体对奖励事件来源的感知程度不同。强化事件并不是一

个简单复制的过程，依赖于个体是否感知行为和奖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Ｒｏｔｔｅｒ

（１９６６）将控制点定义为个体认为事件的发生取决于其自身能力和行动的程度。外控型

的个体认为事件的发生取决于运气、机遇或命运等个人以外的因素，内控型的个体认

为事件的发生取决于个人能力，事件发展由个人掌控，事件结果是对个人努力的回报。

控制点具有稳定性，能预测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当个体感知自身的控制程度较高

时，会更加努力，付诸行动，设置更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更易于成功。相反，认为自己

的命运由外部事物所控制的个体，行事则比较消极被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指出，自尊是个人对自己价值的主观评价，是对自我的一

种积极或消极的态度。能力和努力是互补的，当一个人对其能力不确定时，努力的程

度就会下降 （Ｄｒａｇｏ，２０１１）。因此，具有较高自尊的人更尊重自己，承认自己的局限

性，并试图做出改进。高自尊的人往往比低自尊的人更愿意坚持完成艰难的任务 （周

金燕，２０１５）。研究表明，理性经济人很容易对自己的现有或长期能力做出错误的判

断，因此，自尊具有 “生产性”（Ｂéｎａｂｏｕ＆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２）。

控制点和自尊均与个体能力相关，影响努力程度，进而影响行为和经济结果。控

制点强调个体能力在事件发生和结果产生中的作用，而自尊关注个体对其自身能力的

确定性。相信能力的积极作用，以及对自我能力存在积极态度的个体，在面对困境时

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产生更好的结果。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使用 Ｒｏｔｔｅｒ的内外控

制点量表和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的自尊量表衡量非认知能力，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教

育获得、工作经验、职业选择以及风险行为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对收入

差异及劳动力市场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对于某些行为而言，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要强

于认知能力。Ｓｃｈｎｉｔｚｌｅｉ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２０１６）采用德国社会经济委员会的面板数据研究

发现，内控型个体获得高工资的概率较高，由低工资状态转为高工资的可能性更大。

Ｄｒａｇｏ（２０１１）运用美国数据也发现，个体自尊测试得分增加两个标准差，收入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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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６％。Ｃａｌｉｅｎ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运用德国数据探讨了控制点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发现内控型失业者搜寻频率更高，保留工资较低。高自尊个体一般面试表现较好，能

更有效率地找到工作 （周金燕，２０１５；Ｅｌｌｉｓ＆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３）。

（二）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ｂ；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Ｓｔｒａｙｈｏｒｎ，２０１０；Ｇｈａｚｖｉｎｉ＆ Ｋｈａｊｅｈｐｏｕｒ，２０１１；Ｒｏｓｓ＆

Ｂｒｏｈ，２０００；Ｃｏｌｅｍａｎ＆ＤｅＬｅｉｒｅ，２００３）。Ｂａｒóｎ＆Ｃｏｂｂ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０）利用澳大利亚数

据，研究了控制点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发现内控型的学生获得高中学历的概率更大，

并且更有可能在大学注册排名中取得更好的名次。此外，自尊较强的人受教育年限会

更长 （Ｗａｄｄｅｌｌ，２００６；ｄｅＡｒａｕｊｏ＆Ｌａｇｏｓ，２０１３）。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控制点和自尊可能影响个体

对能力的评价，影响为获得更高学业成就而付出的努力。内控型和高自尊个体的学业成

就心理感知成本较高，学习时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称为行为性影响；控制点和

自尊也可被视为是具有生产性的不可观测的能力，直接影响学业成就的获得，即生产性

影响 （Ｐｉａｔｅｋ＆ Ｐ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Ｂａｒóｎ＆ Ｃｏｂｂ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０；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

Ｃｏｌｅｍａｎ＆ＤｅＬｅｉｒｅ（２００３）将控制点变量加入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利用美国数据分析表

明，控制点通过影响青少年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预期而影响其教育选择。但是 Ｃｅｂｉ

（２００７）使用不同的数据并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的实验室研究也

发现，控制经济激励之后，非认知能力仍然对认知能力测试得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有些研究认为，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Ｋｅ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８６）。不过，

也有研究表明，内控型的女孩会得到更高的语文成绩，而内控型的男孩会得到更高的

数学成绩，但是外控倾向对成绩的影响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Ｇｈａｚｖｉｎｉ＆Ｋｈａｊｅｈｐｏｕｒ，

２０１１）。ｄｅＡｒａｕｊｏ＆Ｌａｇｏｓ（２０１３）研究发现，在美国，男性与女性相比，自尊更能决

定其教育获得的情况。

国内关于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获得影响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李丽和赵文龙

（２０１７）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基线数据，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绩

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学习成绩差的同学相比，非认知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

成绩为中等以及好的概率分别增加约３３％和８７％。

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影响其学业成就，但在影响机制和性

别差异方面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已有文献缺乏对非认知能力作用的其他异质性研究，

如城乡和家庭背景差异。中国的城乡教育机会存在不平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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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李春玲，２０１４；刘伟等，２０１８）。研究城乡和家庭背景的差异，有助于更深入了解

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此外，国外文献采用滞后期变量或工具变量识别因果关系，但是

研究中国的相关文献并没有考虑非认知能力可能存在反向因果而产生估计偏差的问题

（李丽、赵文龙，２０１７）。

三　数据样本和变量构造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的调

查数据。ＣＦＰＳ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支持的一项全国性的长期跟踪调

查，调
!

采用了内隐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抽样对象覆

盖除内蒙古、海南、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外的２５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约

１４０００户家庭。

本研究关注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关键变量非认知能力的数据

主要来自２０１４年１０～１５岁少儿问卷部分，但该问卷对非认知能力的调查，只覆盖了以

往调查年份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信息缺失的样本和新进入的样本。因此，本文通过匹

配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对部分样本的调查数据以填补２０１４年的信息缺失。青少年个体特

征如性别、年龄等变量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４年１０～１５岁少儿问卷部分，家庭背景、父母信

息等控制变量数据来自２０１４年家庭成员关系问卷和成人问卷部分。因变量即衡量学业

成就的成绩年级排名及与其相关的年级规模来自２０１６年１０～１５岁少儿问卷和成人问卷

部分。我们根据个人代码匹配２０１４年青少年各个特征变量与２０１６年学业成就。对关键

变量即非认知能力和学业成就的处理，我们删除了缺失值样本，保留了控制点、自尊

和学业成就信息均完整的样本。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缺失值及极端值 （１％截取）用组

内均值 （根据性别和城乡分为四组）进行了填补。最终，有效样本为１０６５个。

ＣＦＰＳ对控制点的调查采用的是 ＮｏｗｉｃｋｉＳｔｒｉｃｋｌａｎｄ（１９７１）为８～１６岁儿童编制的

问卷，对自尊的调查采用的是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６５）为青少年编制的调查问卷。问卷中对

控制点的测量包括１１个问题，对自尊的测量包括１３个问题。本文根据有效样本数据对

每个问卷做了因子分析，根据结果剔除了部分问题，使提取因子数为１。两个问卷都设

置了５个程度值，１＝十分同意，２＝同意，３＝中立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４＝不同

意，５＝十分不同意。具体内容见附表１。

学业成就指个体完成认知型任务的程度，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限定范围内的学习

效果，是相对于同年级同班同学而言的学习内容的获得。对于学业成就的衡量，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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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采用受访者最近一次考试分数段，用 ＡＢＣＤ分级或者好中差表示 （ＤｅｌＢｅｌｌ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李丽、赵文龙，２０１７），也有文献采用标准化考试得分 （Ａｕｔ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Ｎｇｈｉｅ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本文取受访者最近一次期中或期末考试的成绩，依年级排名分五

组：１＝年级排名前１０％，２＝年级排名１１％～２５％，３＝年级排名２６％ ～５０％，４＝年

级排名５１％～７５％，５＝年级排名后２４％。

根据已有文献，在分析时主要控制年龄、性别、学校所在地 （分为农村、县城、

城市三类）、家庭孩子数量、全部家庭纯收入 （按５０分位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

教育支出 （包括学杂费、书费、教育软件费、教育交通费、择校赞助费、课外辅导费、

在校伙食费、住宿费等）、父母对子女教育预期、子女对自己教育预期、父母亲的受教

育年限、年级规模、调查省份以及青少年认知技能测试得分 （字词测试得分和数学测

试得分均为受访者答对相应测试的最难一道题目的题号，测试题目均按照由易到难的

顺序排列，在分析时将其标准化）等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识别方法

根据相关文献，非认知能力、努力程度以及其他变量 （认知能力、家庭背景、个

人特征等）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获得。我们设定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获得如式 （１）所示。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ｆ［ＬＯＣ，ＥＳＴ，ｅｆｆｏｒｔ（ＬＯ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ｓ］ （１）

式 （１）中，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为学业获得，ｆ（·）为单调或非单调的递增函

数，函数中控制点 （ＬＯＣ）和自尊 （ＥＳＴ）代表非认知能力，ｅｆｆｏｒｔ（·）为努力程

度，受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其他影响学业获得的变量用ｏｔｈｅｒｓ表示。

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用考试成绩排名表示，分为５个等级，为排序数据。为此，具

体识别非认知能力在学业成就获得中的作用，本文使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

（Ｃａｍｅｒｏｎ＆Ｔｒｉｖｅｄｉ，２００９）。

ｒａｎｋ＝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μ （２）

式 （２）中，ｒａｎｋ（成绩年级排名的潜变量）为被解释变量；ＬＯＣ和 ＥＳＴ为解释

变量，代表非认知能力中的控制点和自尊，是潜在变量，γ和λ为相应回归系数；Ｘ是

影响学业成就的其他可控制变量；μ是误差项，独立于矩阵Ｚ＝｛Ｘ，ＬＯＣ，ＥＳＴ｝的各

个部分，且μ～Ｎ（０，１）。

对于某个个体而言，ｒａｎｋ＝ｉ若 ｃｉ－１＜ｒａｎｋ≤ｃｉ（ｉ＝１，２，３，４，５，ｃｉ是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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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０＝－∞，ｃ５＝∞）。每一个响应概率为：

Ｐｒ（ｒａｎｋ＝１Ｚ）＝Φ［ｃ１－（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

Ｐｒ（ｒａｎｋ＝２Ｚ）＝Φ［ｃ２－（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Φ［ｃ１－（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

Ｐｒ（ｒａｎｋ＝３Ｚ）＝Φ［ｃ３－（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Φ［ｃ２－（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

Ｐｒ（ｒａｎｋ＝４Ｚ）＝Φ［ｃ４－（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Φ［ｃ３－（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

Ｐｒ（ｒａｎｋ＝５Ｚ）＝１－Φ［ｃ４－（βＸ＋γＬＯＣ＋λＥＳＴ















）］

非认知能力属于潜变量，需要根据可观测的指标 （问卷中的问题）进行鉴别，但

受访者对各个指标的反应并不是潜变量的完美测量，即数据结果并不仅受潜变量的影

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项目反应理论，运用等级反应模型 （ｇｒａｄ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对非认知能力进行估计，得到预测的ＬＯＣ和ＥＳＴ（Ｐｏｐｅ，２０１５）。

Ｐｒ（ｒｊ≥ｋ｜θ）＝
ｅｘｐ｛αｊ（θ－τｊｋ）｝
１＋ｅｘｐ｛αｊ（θ－τｊｋ）｝

（３）

式 （３）中，αｊ是测量指标ｊ的区分度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τｊｋ是测量指标 ｊ的第 ｋ个

截点，可被看作为相应的难度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θ代表 ＬＯＣ或 ＥＳＴ。从而，可观测指标

结果为ｋ的概率为：

Ｐｒ（ｒｊ＝ｋ｜θ）＝Ｐｒ（ｒｊ≥ｋ｜θ）－Ｐｒ（ｒｊ≥ｋ＋１｜θ） （４）

（二）统计描述

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考察，ＣＦＰＳ均采用了相应的成熟量表。为了便于分析，本文

将各指标统一为正向取值，控制点预测值越大，表明越倾向于内控型；自尊预测值越大，

表明自尊越强。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经等级反应模型估计后，控制点的区分度系数在

０６７５～１５４５之间，自尊的区分度系数在１３０５～１７６６之间，取值均大于０３，说明各指

标能灵敏地检验潜变量的变化。各指标的难度参数整体呈现单调递增，分级较为合理

（见附表２）。因此，量表能够有效反映青少年控制点和自尊的分布。

总体而言，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控制点分布在 －３３４３～２３８３之间，自尊分布在

－２１１３～２５３５之间，两者均值约为０。自尊比控制点分布更分散，但是程度不大。男

性与女性相比，控制点与自尊的均值较低，但更接近于０。城市／县城的青少年的控制

点与自尊均值高于农村。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控制点和自尊平均得分更高 （见表１）。

为了便于观察和理解，我们根据非认知能力估计值的５０分位将样本分成了两组。控制

点得分在后 ５０分位 （００３２，２３８３）称其为内控型；控制点得分在前 ５０分位

（－３３４３，００３２）则为外控型。自尊得分在后５０分位 （－００４７，２５３５）称其为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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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自尊得分在前５０分位 （－２１１３，－００４７）则为低自尊。如表１所示，４８１％的

青少年为内控型，其中，女性内控型的比例 （４９９％）高于男性 （４６４％），城市／县

城的青少年内控型的比例 （５５１％）高于农村 （４２５％）。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内控型

的比例 （４９３％）与低收入家庭 （４６８％）相比更高。高自尊的青少年占总样本的

６６７％，与控制点相似，女性、城市／县城及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高自尊的比例分别高

于男性、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

表１　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描述

非认知能力

总样本 分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 女性 农村
城市／
县城

低收

入家庭

高收

入家庭

控制点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７ －３３４３ ２３８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自尊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７ －２１１３ ２５３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内控型 ０４８１ ０４６４ ０４９９ ０４２５ ０５５１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３

高自尊 ０６６７ ０６４５ ０６９０ ０６４９ ０６８９ ０６６５ ０６６８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２描述了青少年的其他基本信息。青少年的平均年龄为１２４岁，男性占比为

５１８％。５５９％的青少年在农村学校就读，而学校所在地在县城和城市的青少年占比

分别为２３４％和 ２０８％。家庭平均孩子数量为 ２个，家庭平均每年的教育支出为

３３６９６７５元。平均而言，全部家庭纯收入约为４８５３３元／年。青少年的父亲平均受教育

年限不到８年，母亲为６年多，父母亲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均为初中水平。父母亲期望

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５６７０年，孩子自己希望受到１５１２３年的教育，均为大学水

平。平均每个年级约有４４８个学生。关于认知技能测试，青少年词组测试平均能答对

２２道题，数学测试平均约能答对１１道题，且词组测试得分的分布更为分散。

表２　青少年的基本信息描述

自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１０６５ １２４１６ １７９８ １０ １５

性别（男＝１） １０６５ ０５１８ ０５００ ０ １

学校所在地：农村 １０６５ ０５５９ ０４９７ ０ １

学校所在地：县城 １０６５ ０２３４ ０４２３ ０ １

学校所在地：城市 １０６５ ０２０８ ０４０６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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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孩子数量 １０６５ ２１５９ ０９５１ １ ７

父母学历预期（年） １０６５ １５６７０ ２７６６ ０ ２２

自己学历预期（年） １０６５ １５１２３ ３１０６ ０ ２２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１０６５ ７７２２ ４２５４ ０ １９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１０６５ ６３３５ ４５８０ ０ １９

家庭纯收入（元／年） １０６５ ４８５３２９９０ ３７７１５１９０ ７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家庭教育支出（元／年） １０６５ ３３６９６７５ ４８９５６７７ ０ ４８８７６

年级规模（人） １０６５ ４４８００４ ４３０１２４ ５ ２１００

认知技能：词组测试原始得分 １０６５ ２２２８４ ７２０１ ０ ３４

认知技能：数学测试原始得分 １０６５ １１０１４ ４５７２ ０ ２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不同年级排名的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有所不同。根据控制点和自尊，我们分别比较

了两组青少年成绩年级排名。从图１可以看出，外控型的青少年成绩排名在前１０％的

比例为１５５５％，比内控型的青少年成绩排名在前１０％的占比要低；外控型青少年在

成绩排名年级后２４％的分布比例为６６９％，与内控型青少年 （４６９％）相比更高。

图２显示，高自尊的青少年成绩排名在年级前１０％的分布比例为２０７０％，要高于低

自尊的青少年 （１５２１％）。整体而言，非认知能力越强，成绩排名越靠前，学业成就

越高。

图１　控制点与成绩年级排名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
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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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自尊与成绩年级排名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
计算得到。

（三）回归分析

表３给出了使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的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结果。关注变

量为２０１４年观测的控制点和自尊，因变量为２０１６年观测的成绩年级排名。模型１和模

型２分别只控制了控制点和自尊变量。结果显示：控制点和自尊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年

级成绩排名。内控型青少年的年级成绩排名更靠前 （估计系数为 －０２０５）。同样，高

自尊的青少年会获得更靠前的年级成绩排名 （估计系数为－０２０２）。模型３和模型４进

一步控制了认知能力，控制点和自尊仍对成绩排名有显著的影响，但估计系数稍有下降

（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１７４和－０１９４）。模型５同时控制了控制点和自尊，结果显示，控

制点和自尊对年级成绩排名的显著性影响仍然不变，自尊变量的估计系数稍大。

此外，年龄越大的青少年成绩年级排名更靠后；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有可能获得较

好的年级排名。与学校所在地为农村相比，在城市上学的青少年可能获得更靠后的年

级排名，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的竞争力相对较大。控制家庭教育支出和认知能力后，家

庭孩子数量越多，成绩年级排名越靠前，这一结果可用兄弟姐妹共享学习资源与榜样

作用解释 （Ｚａｊｏｎｃ＆Ｍａｒｋｕｓ，１９７５；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ｉ＆Ｒａｂｅ，２０１４），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父母亲对青少年的学习预期越大，青少年对自己的学习预期越大，其越可能获得更好

的年级成绩排名。自己学习预期变量影响显著。父母受教育年限对青少年学业成就有

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得分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显著，认知能力得

分越高，成绩年级排名越靠前 （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４和－０１２３）。相对而言，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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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影响更大。值得注意的是，非认知能力影响程度强于认知能力，这一发现与

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的研究结果相似。

表３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分析结果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总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８）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８）

自尊：高自尊
－０２０２

（００７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２）

年龄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４）

性别（男＝１）
０２６２

（００６８）
０２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３

（００６８）

学校所在地：县城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４）

学校所在地：城市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８１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３）
０２０７

（０１０３）

家庭孩子数量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０）

父母学习预期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自己学习预期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２）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家庭纯收入：高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９）

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年级规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认知能力：词组测试（标准化）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０）

认知能力：数学测试（标准化）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９）
省份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５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于家庭层级）；、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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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分析

学业成就具有累积性，２０１６年测量的学业成就受滞后期即２０１４年的影响，非认知

能力可能通过影响滞后期的学业成就而影响２０１６年的学业成就。因此，在模型中有必

要进一步控制青少年在２０１４年的学业成就，检验加入该变量后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

的影响。此外，控制点和自尊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行为性影响，通

过影响努力程度而影响学业成就；二是生产性影响，直接影响学业成就。因此，本部

分加入了青少年学习努力程度的代理变量，检验控制学习努力程度后，控制点和自尊

对学业成就是否还存在显著影响。

我们设定学习努力程度的代理变量为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学习时间指一般情况

下青少年非周末学习时间和周末学习时间的总和。学习方式指青少年为学习所付出的

脑力成本。根据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问卷中的问题，运用项目反映理论模型估计学习方式得

分。问题包括：“我学习很努力”、“我在课堂上会集中精力学习”、“我会在完成学校

功课时核对数遍，看看是否正确”、 “我遵守校规校纪”、 “我只在完成学校功课后才

玩”。青少年回答对每一个描述的看法：１＝十分同意，２＝同意，３＝中立，４＝不同

意，５＝十分不同意。学习方式的估计值越高，代表学生为学习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越低。

控制滞后期 （２０１４年）学业成就后，控制点的作用仍然显著。与外控型青少年相

比，内控型青少年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显著靠前，估计系数为 －０１７６（表４）。与控

制点不同，自尊衡量对自我能力的态度，青少年可能会根据滞后期学业进行调整，控

制滞后期学业后，自尊的影响不再显著。ｄｅＡｒａｕｊｏ＆Ｌａｇｏｓ（２０１３）的研究也发现自尊

通过影响教育而间接影响工资，这也意味着自尊作为不可观测的能力的生产性影响并

不显著。此外，努力程度显著影响学业成就，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０９５和０１２７。控制努力程度后，学业成就仍然受到控制点的显著影响 （估计系数

为－０１５２）。这表明，控制点既存在行为性影响，也存在生产性影响。

表５报告了控制点和自尊对努力程度的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回归结果，验证了非

认知能力不同的青少年在努力程度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非认知能力显著影响学习

方式，非认知能力高的青少年学习更有效率，更能专注于学习。然而，对时间维度而

言，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同控制点和自尊的含义一致，两者能够通过

显著影响努力程度 （学习方式）而作用于学业成就。此外，自尊对学习方式的回归系

数更大，可从侧面论证表 ４的结果，自尊的 “行为性”作用相比 “生产性”更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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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总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１７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２）

自尊：高自尊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８）

年龄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８）

性别（男＝１）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０）
０２５３

（００８０）
０２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０）
０２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１）

学校所在地：县城
－０１４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７）

学校所在地：城市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１）

０２３５
（０１２６）

家庭孩子数量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父母学习预期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自己学习预期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家庭纯收入：高收入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２）

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

年级规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认知能力：词组测试（标准化）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认知能力：数学测试（标准化）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４）

２０１４年成绩年级排名
０２８７

（００４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４０）
０２７６

（００４０）
０２７９

（００４０）
０２７５

（００４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４１）

努力程度：学习时间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９）

努力程度：学习方式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２）

省份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７７１ ７７１ ７７１ ７７１ ７７１ ７７１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于家庭层级）；、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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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非认知能力与努力程度

解释变量：非认知能力
被解释变量：努力程度

学习时间 学习方式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２）

自尊：高自尊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７）

－０３５８

（００６２）

观测数 ７７１ ７７１ ７７１ ７７１

Ｒ２ ０２９３ ０１４４ ０２９２ ０１７６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于家庭层级）；、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其
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校所在地、家庭孩子数量、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纯收入、父母学习预期、自己学

习预期、父母教育、认知能力和省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五）异质性分析

男性和女性学习方法和父母培养方式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男孩更倾向于将学

业成就归因于能力、天赋和运气，而女孩则更倾向于将学业成就归因于努力程度

（Ｇｅｏｒｇｉｏｕ，１９９９；Ｌｉｇｈｔｂｏｄ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Ｐｏｗｅｒｓ＆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８４）。不同的外部环境和

文化特征对学业成就主要影响因素的认知也存在差异。Ｙａｎ＆Ｇａｉｅｒ（１９９４）指出，东

方社会更倾向于认为孩子具有相似的能力，若没有获得成就主要是由于缺乏努力。在

中国，城乡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同，可通过影响青少年对于努力和能力的认知，

潜在地影响学业成就。此外，家庭背景的差异也会作用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主

要分析的非认知能力，即控制点和自尊，都具有 “生产性”，会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

因此，本文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６分别给出了控制点和自尊对男性和女性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影响的估计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出，非认知能力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男性而言，控制点的

作用更强。与外控型男性相比，内控型男性的成绩排名显著靠前，同时控制认知能力

和自尊变量之后，结果仍是如此 （估计系数为－０２２５）。而女性的成绩排名则显著受

自尊的影响，高自尊的女性学业成就显著更高 （估计系数为 －０３２０）。由此可以看

出，对于男性而言，成功与否主要归结于 “内部努力和能力”，而女性更看重自身

“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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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性别差异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男性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９）
－０２３１

（００９９）
－０２２５

（００９９）

自尊：高自尊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认知能力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女性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１４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９）

自尊：高自尊
－０３３０

（０１０６）
－０３２０

（０１０６）
－０３２０

（０１０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认知能力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１３ ５１３ ５１３ ５１３ ５１３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于家庭层级）；、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其
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学校所在地、家庭孩子数量、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纯收入、父母学习预期、自己学习预期、

父母教育、年级规模和省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７将学校所在地分为城市／县城和农村，分别估计了非认知能力对其学业成就的

影响。结果显示，自尊显著影响城市／县城青少年的学业成就，高自尊的青少年成绩排

名更靠前，加入认知能力和控制点变量之后仍是如此 （估计系数为 －０２９２）。而对于

在农村就读的青少年，学业成就则受控制点的显著影响 （估计系数为－０２３８）。农村

表７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城乡差异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城市／县城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７）

自尊：高自尊
－０２７９

（０１１６）
－０２９８

（０１１６）
－０２９２

（０１１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认知能力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４７０ ４７０ ４７０ ４７０ 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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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农村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２７４

（００９６）
－０２４１

（００９６）
－０２３８

（００９６）

自尊：高自尊
－０１２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５）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认知能力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９５ ５９５ ５９５ ５９５ ５９５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于家庭层级）；、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其
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孩子数量、家庭教育支出、父母学习预期、自己学习预期、父母教育、年级规

模、省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的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与城市／县城相比较低，相对而言，“内部努力和能

力”的作用更大。而城市／县城的资源条件更优越，教育机会更平等，“内部努力和能

力”的作用相对于自身 “能力评价”较低。

家庭背景不同而导致的非认知能力作用的差异体现在表８中。控制点显著影响高

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就 （估计系数为 －０２４７），但对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影响并

不显著 （估计系数为－００７１）。自尊对高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并没有显著影响

（估计系数为－０１５９），但是显著地影响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就 （估计系数为－

０２２９）。因此，对于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而言，“内部努力和能力”的作用更强，而自

身 “能力评价”则对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为重要。

表８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家庭背景差异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高收入家庭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２６５

（００９７）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６）
－０２４７

（００９６）

自尊：高自尊
－０１５７
（０１０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认知能力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３３ ５３３ ５３３ ５３３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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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学业成就

（２０１６年成绩年级排名）
低收入家庭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控制点：内控型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２）

自尊：高自尊
－０２５９

（０１０８）
－０２３６

（０１０８）
－０２２９

（０１０９）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认知能力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３２ ５３２ ５３２ ５３２ ５３２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聚类于家庭层级）；、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其
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孩子数量、家庭教育支出、父母学习预期、自己学习预期、父母教育、年级规

模、省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六）边际效应分析

由于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参数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两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不能

直观给出边际效应，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计算得出，当所有解释变量在均值处时，

非认知能力如何影响成绩排名取各个值的概率，即：

Ｐｒｏｂ（ｒａｎｋ＝ｉ｜Ｚ）
Ｚ

｜Ｚ＝珔Ｚ （５）

其中，ｒａｎｋ表示成绩年级排名，ｉ＝１，２，３，４，５。Ｚ表示所有影响成绩年级排名

的解释变量。该式表达的含义是解释变量每变动１个单位，被解释变量取各个值概率

的变化。对非认知能力而言的结果表示，其他条件处于平均水平，非认知能力存在高

低变化时，成绩年级排名取各个值概率的变化。

该部分对整体样本估计了边际效应，同时控制控制点和自尊变量时，估计结果

如表９所示。当其他所有解释变量处于均值时，与外控型相比，内控型青少年的成

绩排名为前１０％的概率增加４２％，成绩排名为１１％ ～２５％的概率增加２３％，而

成绩排名为２６％ ～５０％、５１％ ～７５％和后２４％的概率则分别降低 １６％、３３％和

１５％。同样，当其他解释变量处于均值时，高自尊的青少年与低自尊的青少年相

比，成绩排名为前 １０％的概率增加 ４７％，成绩排名为 １１％ ～２５％的概率增加

２６％，而成绩排名为２６％ ～５０％、５１％ ～７５％和后２４％的概率则分别降低１８％、

３８％和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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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影响的边际效应

成绩年级排名 控制点：内控型 自尊：高自尊

前１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

１１％～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２６％～５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５１％～７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

后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注：括号内为Ｄｅｌｔａ－ｍｅｔｈｏ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
括性别、年龄、家庭孩子数量、家庭教育支出、父母学习预期、自己学习预期、父母教育、年级规模、省份、认

知能力。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

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发展结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 （Ｈｅｉｎｅｃｋ＆Ａｎｇｅｒ，２０１０）。由于非认知能力的不稳定性和测量的复杂性，经济学家

更加关注认知能力的作用，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和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但是，基于非

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实证分析非认知能力的作用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在重新审视认知

能力及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等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全国性调查的青少年数据，

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对于非认知能力，我们采用已经被经济学文献

广泛接受的，具有 “生产性”的控制点和自尊两个层面。对于学业成就，我们主要考

察成绩年级排名。我们具体探讨了青少年的控制点和自尊变量对其成绩年级排名的影

响，以及这一影响存在的性别、城乡及家庭背景的差异性。

在研究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代表非认知能力的控制点和自尊变量的测量问题。它

们具有潜变量特征，成熟指标对其测量并非是完美测量，测量结果受其他因素如环境

等影响。我们运用项目反应理论中等级反应模型对非认知能力进行估计。此外，非认

知能力会影响学业成就，但学业成就也可能影响非认知能力，反向因果会造成估计偏

差。借鉴Ｈｅｉｎｅｃｋ＆Ａｎｇｅｒ（２０１０）的思路，我们选取滞后期非认知能力的方法，使非

认知能力变量从时间维度上明显先于学业成就变量获得，从而达到缓解反向因果识别

问题的目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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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对其学业成就存在显著影响。控制认知能力后，

控制点和自尊仍显著影响其成绩年级排名。同时控制控制点和自尊时，内控型和高自

尊青少年的成绩排名为前１０％的概率分别增加４２％和４７％。解释变量中加入当前期

（２０１４年）学业成就后，控制点的显著影响没有改变，自尊的作用则不再显著。此外，

控制点对学业成就的获得既存在行为性影响，也存在生产性影响。而自尊通过影响学

习的努力程度 （行为性）而影响学业成就。

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和家庭背景差异。控制点显著

影响男性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自尊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对于女性青少年，控制点对学

业成就的作用并不显著，自尊则显著影响其学业成就。这一结果可以用成就归因的性

别差异解释，内控型的女性认为学业成就由其自身决定，即努力会得到回报，从而她

们在学业获得过程中努力程度越高，控制点对其学业成就影响显著。这一结果也可以

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性别差异解释，与女性相比，男性认为其以后在劳动力市场中

会处于优势。在此基础上，与对自身能力的积极／消极态度 （自尊）相比，能力重要与

否 （控制点）的作用更强。非认知能力的城乡差异中，自尊显著影响城市／县城青少年

的学业成就，而农村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则受控制点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的

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与城市相比较低。因此，学业成就是否能够自己掌控更能影响青

少年。而在城市，对自己能力的积极态度则更为重要。最后，控制点显著影响高收入

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而自尊则对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成就的获得更为重要。高

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家庭条件更为优越，受父母的影响，对自身能力评价的差异可能不

大。以此为基础，能力是否重要，学业成就的获得是否取决于能力和努力 （控制点）

则更为重要。对于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而言，自身能力的评价则更为重要。

本文对非认知能力作用的探讨，有助于父母和学校更加关注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

培养。非认知能力形成存在敏感期和关键期，一个时期能力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

能力的获取。父母应合理而有效地分配时间和资源投资于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培养。

学校积极开展重视非认知能力的教学模式，科学地挖掘青少年自身优势，提高其对自

身能力的积极评价。社会需更加注重机会公平和教育平等，为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的

培养提供良好环境。就控制点而言，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让青少年意识到成功来自自

身的努力和行动。此外，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代际教育流动和收入传递。非认知能力的

作用显著则意味着青少年的教育获得受其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被高估，从而收入传递

也被高估。因此，提高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政策有助于减弱代际传递，

缩小收入差距。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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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１　控制点和自尊的各项指标

对于下列描述，请根据你自己情况进行回答，选择没有对错之分。

１十分同意　２同意　３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４不同意　５十分不同意

非认知能力 指标 表述

控制点

Ｉｔｅｍ１Ｌｏｃ１ 某些孩子生来就很幸运

Ｉｔｅｍ２Ｌｏｃ２ 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去努力，因为事情永远不会证明是管用的

Ｉｔｅｍ３Ｌｏｃ３ 一旦你做错了事，就几乎无法改正

Ｉｔｅｍ４Ｌｏｃ４ 处理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想它们

Ｉｔｅｍ５Ｌｏｃ５ 当坏事将要发生时，不论你如何设法阻止，它们也都将要发生

自尊

Ｉｔｅｍ１Ｅｓｔ１ 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人，至少不比别人差

Ｉｔｅｍ２Ｅｓｔ２ 我觉得自己有许多好的品质

Ｉｔｅｍ３Ｅｓｔ３ 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

Ｉｔｅｍ４Ｅｓｔ４ 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

Ｉｔｅｍ５Ｅｓｔ５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Ｉｔｅｍ６Ｅｓｔ６ 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附表２　控制点和自尊各指标的区分度和难度信息

非认知能力 指标 区分度 难度 难度 难度 难度

控制点

Ｉｔｅｍ１Ｌｏｃ１ ０６７５ －４２８９ －２２３２ －００８６ ４５０５

Ｉｔｅｍ２Ｌｏｃ２ １３８１ －３４７６ －１２５６ －１１６７ １５９５

Ｉｔｅｍ３Ｌｏｃ３ １５４５ －３３１０ －１７２０ －１６６５ １５９０

Ｉｔｅｍ４Ｌｏｃ４ １４３８ －３６０１ －１１８８ －１１２６ １８８１

Ｉｔｅｍ５Ｌｏｃ５ ０７３０ －５２２１ －０９０３ －０７７１ ３８０６

自尊

Ｉｔｅｍ１Ｅｓｔ１ １４３０ －３８６９ －１９１３ －１７８０ １７７２

Ｉｔｅｍ２Ｅｓｔ２ １７６６ －４０７３ －１６４２ －１４３９ ２０７２

Ｉｔｅｍ３Ｅｓｔ３ １３７０ －４３６３ －２６５６ －２４１０ １７１４

Ｉｔｅｍ４Ｅｓｔ４ １３０５ －５０６５ －１８４１ －１６８４ ２２６８

Ｉｔｅｍ５Ｅｓｔ５ １４４４ －４４８０ －２０５２ －１８５１ １８３２

Ｉｔｅｍ６Ｅｓｔ６ １４２３ －４３７０ －２８６８ －２６４８ １１２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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